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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刚刚过去的2018年，可以说，每个文学工作者

都格外繁忙，这背后体现的是工作的繁多、事业的繁

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

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

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2018年的文学领域，在这方面显

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报

告文学，抑或是理论批评，都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总导向

下蓬勃发展，持续演进，取得了新的成就，呈现出新的特

点。在这其中，我觉得有两大亮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

是报告文学创作，一大批反映重大工程建设和科技进展的

作品、描写行业英才和时代楷模的作品纷至沓来，令人目

不暇接，做到了在反映时代气韵、传导时代脉搏中与火热

的时代一同前行。另一个是长篇小说创作，2018年以年产

量8000部左右维持了持续高产的态势，而且名家新作与

新人力作交相辉映，涌现出不少有分量又有新意的优秀之

作。这些作品在体现写作题材多样化的同时，集中凸显了

现实题材创作的强势发展。更令人可喜的是，在这样一个

总态势背后，体现出文学工作者高度的文学自觉与文化自

信，这是比看得见的成果更为重要的看不见的内力。

文学创作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白 烨

从2018年小说创作中，能强烈感受到文学的神圣精神。例如，

老作家宗璞在几乎失明的状态下完成了“野葫芦引”四部曲的最后

一部《北归记》。为此，宗璞前后写了30多年，仿佛是在完成一个人

的精神成长史，终于在耄耋之年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迎来了大丰

收。另一位90岁高龄的老作家徐怀中也写出了长篇新作《牵风

记》。40年前，徐怀中将人性美的主题引入军旅小说创作，《牵风

记》再一次延续了作者的文学理想，小说由战争前夕的一张集体照

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李洱投入全部心血写了13年的长

篇小说《应物兄》，其中涉及中外典籍500余种，足见他为写作所做

的准备是多么充分。在写作过程中也几经磨难，是文学信念支撑着

他坚持了下来。这是一部思想容量宏大、作家自我主体意识强大的

小说，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这几位作家对

文学理想的执著追求具有代表性，正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

2018年的小说创作也证明了当代小说的文学品质在不断提

升。比如，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充分展现了她的温暖和柔情，并

且多了一层沉稳、厚实和勇敢，她的想象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畅

行。又如，肖亦农在长篇小说《穹庐》中表现出超凡的叙述能力，以

及现实主义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滕贞甫在长篇小说《刀兵过》中以

温柔敦厚的美学品格，塑造了一位在历史大动荡中坚守文化信念

的社会乡贤；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既魔幻又现实，让现实的

心灵救赎与历史的命运坎坷成为一个人的前世今生，构思巧妙，文

字机智。可以说，文学品质的提升体现在众多作家的优秀作品之

中，它们很多都是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这也意味着当代小说

正在迎来成熟、收获的季节。

2018年的小说创作还让我们看到了更多“80后”、“90后”文

学新人的崛起。比如，我读到班宇的《逍遥游》，惊异于作者面对沉

重的生活有如此坚韧的心，他以豁达的方式去安抚人们疲惫的身体。王占黑的

《小花旦的故事》显示出强大的叙述能力，温暖的文字里表达了一个时尚的“90

后”对长辈的宽容和理解。年轻一代作家普遍具备良好的文学教育背景，对经典

的学习也更加自觉和成系统，因此他们的小说具有更多的知识含量以及清晰的

传承脉络。他们的创作让我们对文学的未来充满期待。

在我看来，2018年的中国诗歌走势可

以用唐人王湾的两句诗“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来加以概括。

近些年来，诗坛上恶搞事件不断，2018

年，这种恶搞的风气有所收敛，大家更加静

下心来创作、阅读。以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

评选为例，前几届诗歌奖一公布就会引起

巨大争议。但2018年鲁奖诗歌奖公布后却

相当平静，这表明评委会的评审更加公平

与公正，获奖者也得到诗坛多数人的认同。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诗人明白，诗歌只与诗

人的生命有关，与自由精神有关，诗人的存

在感只能来自于踏实的写作而不是炒作，

真正的诗人不会被世俗的潮流所左右。

世纪之初开始形成的一轮不温不火的

诗歌热，在2018年持续加温。一些地区办

起了自己的诗歌节，诗歌采风、诗歌评奖、

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络绎不绝，中外诗

人的交流越来越深入与广泛。中生代诗人

依然是2018年诗坛的中坚与骨干，更年轻

的先锋诗人也崭露头角。诗歌创作的多元

性与差异性日趋明显——既有个人化的袒

露心怀的抒情，又有强调深度与厚重感的

心灵史的探求；既有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

生存状态的贴肉描绘，又有对生存意义、人

生价值的终极思考；既有前现代的慨叹农

业文明失落的田园牧歌，又有后现代的对

荒诞世界的戏谑与反讽；既有从哲学高度

出发的灵性书写，又有对世俗生活潜在诗

意的开掘……诗歌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

化，诗歌与音乐、戏剧等进一步融合。其中

尤为值得提出的是上海作协联手上海轻音

乐团打造的《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音乐史诗》，让古代神话精神在现代诗歌中

复活。

2018年，诗人与评论家发表了诸多关

于改革开放40年诗歌创作的研究、回忆文

章。各地作协、各研究机构也围绕这一主题

开展活动，深入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诗歌

发展的历史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诗诞

生的策源地北京大学举行的百年新诗纪念

大会，来自海内外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汇

聚一堂，总结新诗百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和

基本经验，同时立足当下，对新诗未来的发

展提出期望。2018年经历的一切，使诗人

们心中更有数了，目标更明确了，他们驾驭

着诗的航船，将在新时代的滚滚洪流中高

悬风帆，勇敢向前。

对2018年的理论批评来讲，重

中之重就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文

艺理论成果与经验的梳理总结，主

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的。第一就是

在文艺认识上的正本清源，正是在

思想解放的强烈推动之下，文艺理

论界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进行

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使得文艺真

正地回归到本体，并且进一步科学

地厘清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使文

艺真正地进入了“二为”方向和“双

百”方针的轨道。第二个方面就是

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文学在几十

年里完成了与世界的接轨，成为世

界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不仅体现在创作上，也体现在文

艺批评上。从观念、方法到话语形

态，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不但由此

进入了现代化，而且为中华传统美

学的振兴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第

三就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建立，中国的理论批评开始积极建

构相应的理论体系，在文学消费、文学接

受、文学生产等方面都积累了相应的成

果。第四，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网

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研究与批评作为

一种全新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种类，在这一

二十年间异军突起，日益走向成熟。

2018年的理论批评在围绕中心话语

的思考上也结下了丰硕的成果，批评家们

在诸多论题上展开了思考。一方面，一些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命题焕发新的

活力；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现状出发，批评

家们不断回答文艺现实的理论期待。比

如，如何解决文学领域人民的需求与文学

生产的诸多不平衡的问题，以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审美期

待；比如，对文学的人民性问题研

究，是对文学根本属性的再思考，是

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理论

深化，更是从社会阶层的不断变化

理解人民的文学权利；又比如，如

何解决文学有“高原”无“高峰”的顽

疾，批评家们或从正面强调文学的

审美标准，或者直面当下文学病象，

以“剜烂苹果”的精神对文学创作进

行批评；再如，对现实主义文学的

讨论，理论家们呼吁作家们关注社

会，介入现实，以文学的方式回答急

剧变化的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2018年的理论批评是现场感

更为强烈的批评，表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是其话题的现场性，比如

密切关注渐渐进入现场的新生代作

家，批评家们将热切的希望、宽容与

期待投向“90后”乃至“00后”的文

学群体；又如，对新兴的文学形态

与审美表现形式表现出应有的敏锐。当

然，2018年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年，又是

长篇小说的丰收年，这些亮点无疑受到了

理论批评的关注。第二是理论批评的活动

性。近年来，理论批评已经越来越摆脱传

统话语形态，对谈、讲座、读书会、新书推

介、新媒体节目等都成为理论批评新的生

产方式，许多活动性的理论批评已经做出

了品牌。这种现场感十足的“非典型性”的

理论批评，不仅适应现代人群的活动规律，

释放了理论批评的活力，也在互动中传播

了理论批评的成果，使更多的受众参与到

文学生活之中。

2018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中国作协党组的支持下，少数民族作家加

强了深入生活的力度，以拼搏精神辛勤耕耘，以多彩而丰收的创作多层次、多

角度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变化，丰富了各民族人民的精神生活。

2018年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了“井喷式”跃升。在小说方面，田瑛

《生还》、苏兰朵《诗经》、凡一平《上岭村戊戌年纪》、马金莲《底色》、王华《平民

的货币战》、陶丽群《白》、肖勤《亲爱的树》、海东升《马兰叔叔的传奇人生》、李

进祥《薪火》、何延华《赶马的洛桑》等在《当代》《花城》《长江文艺》《作家》《清

明》《南方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引人关注。

2018年，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成绩不俗。丹增《巴拉格宗记》、叶梅《红月

亮》、侯健飞《名士与历城》、石舒清《手机文录》、关仁山《那一条古老而美丽的

茶道》、石一宁《紫云归来常看云》、尹汉胤《韩世昌的昆曲人生》、帕蒂古丽《下

雪了，我就回来》、马笑泉《“老派”读书人》、石彦伟《西海固：若有倾听，肯与倾

诉》等刊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文学》《文艺报》《中国作家》

《大家》《十月》等有影响力的报刊。

诗歌历来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强项，整体表现抢眼。较为突出的有，白庚

胜、晓雪、鲁若迪基、北野、娜夜、大解、高若虹、娜仁其其格、扎西才让、黄土路、

苏笑嫣、刘年、冯娜、舒洁、曹有云、冉仲景、宁延达、羌人六、刚杰·索木东、石才

夫、艾傈木诺等诗人的作品被选入少数民族作家精品选《金石榴》丛书。

2018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频频获得国内知名文学奖项。阿来的《蘑菇

圈》、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走马》分别

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和散文奖；《舞蹈》（肖龙）、《亲

爱的树》（肖勤）和《奔跑的木头》（潘灵）三篇小说，散文《隐秘之路》（王开）和

《草木一秋》（连亭），诗歌《春天，鹰的热血高过了长白山额冠》（巴音博罗）和

《我的疑问随风飘散》（阿苏越尔）获得《民族文学》2018年度奖；阿来的长篇小

说《随风飘散》获第七届华语文学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叶广芩的长篇小说

《耗子大爷起晚了》登上2018年新浪好书榜；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进入

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雷子《天真的梦与羌野的歌》、阿郞的《酥油花》入选

第七届四川省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尹向东《风马》获得第九届四川省文学奖；

张远伦《我有菜青虫般的一生》获2018年度人民文学诗歌奖。特别值得关注

的是，吉狄马加等作家、诗人多次获得国际奖项。

在翻译作品中，吉狄马加、次仁罗布、叶尔克西、雨燕、阿拉提·阿斯木的作

品被翻译成保加利亚语、匈牙利语、塞尔维亚语、英语等语种和文字。相信在

新的一年，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势头会更加强劲。

刚刚过去的2018年，原创儿童文

学创作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在阅读推

广、出版市场火爆，而优质资源相对缺

乏、出版门槛相对偏低的情势下，艺术

步履依然沉稳。

例如，中长篇作品出版数量大，总

体的艺术水准可圈可点。就中长篇结

构艺术而言，许多作品在这方面的努

力令我难忘。董宏猷的《野娃子》、黄蓓

佳的《野蜂飞舞》、刘海栖的《有鸽子的

夏天》、曹文轩的《疯狗浪》、常新港的

《尼克代表我》、赵丽宏的《黑木头》、王

璐琪的《给我一个太阳》、赵菱的《大

水》、史雷的《正阳门下》、冯与蓝的《挂

龙灯的男孩》、小河丁丁的《牧笛哥

哥》、郝周的《黑仔星》等等，构成了

2018年中长篇儿童文学创作斑斓的

艺术容貌。

又如，2018 年的儿童文学出版

物，在插画艺术、装帧设计、印制品质

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也令人印象深刻。

捧在手中，立上书架，即成风景和美

好。这不仅仅是一种出版本身物质表

现能力的进步，也意味着一种视觉文

化和审美能力的自觉与提升，更是儿

童文学出版在总体上接近或达到国际

水准的一种标志。

展望2019年，我们对原创儿童文

学的未来依然充满祝福与遐想。

例如，中长篇儿童文学的结构艺

术如何在做得更加多样的同时，也更

加绵密和深邃。很显然，结构艺术不仅

仅关乎故事讲述，更与作品真正的艺

术性、深刻性相关。如王安忆说的那

样，“经验性、传说性故事和小说构成

性故事是两个范畴”。如何写出小说构

成意义上的故事，写出结构艺术真正

意义上的独特、丰富与深刻，儿童文学

还有努力的空间。

关于“慢写作”，这些年人们常常呼

吁。这个时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无疑是

勤奋的，许多写作者对于儿童文学写作

也满怀恭敬和揣摩之心。我以为，“慢”

本身也许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如何

不在市场、出版的催逼之下，不在名利

的诱惑之中，忘记儿童文学创作者的责

任与使命。永远都要记得，童年的事

情，没有一件是可以草率和怠慢的。

像一条历史长河，散文经过20世

纪前后的汹涌澎湃，到2018年趋于平

缓，变得静水流深，一如幽深的潭水。

与以往历史文化散文的泛滥不

同，2018年散文加大了现实分量，也

多了对于时代和社会及其未来的思

考，还确立了更大的格局和精神高标。

蒋子龙《故事里的事故》、张炜《半岛渔

村手记》、南帆《生命在别处》、王尧《我

将他们视为道德英雄》、韩小蕙《百年

不倒的协和》、熊育群《双族之城》、烟

驿《村庄》、石舒清《手机文录》等较有

代表性。透过这些作品可看到时代的

风云变幻、社会风尚之所向、文化精神

的张扬。

对于世界人生难题的探索阐释，

成为2018年散文的突破点。有的重

情，将亲情提升到博大的仁慈；有的重

理，由可知世界转为未知世界。朱鸿

《母亲的意向》、毛子《我家三婶》、蒋新

《娘心高处》、葛全璋《安详》里都有超

出小我的“大爱”；王剑冰《草木时光》

里有遍及山川草木的仁慈；贾平凹《六

十年后观我记》、穆涛《中国人的大局

观》、庄伟杰《一棵移植的树》、简默《路

上的它们》、绿窗《击壤歌》中充满天

地大道；李书磊的《宦读人生》对为官

为文进行了辩证理解和提升；鱼禾

《界限》中则有神秘主义的不知之知。

像一个潜水者，2018年散文潜得很

深，对于世界、人生、人性的经纬探寻

多有创获。

克服散文的非文学性，赋予其深

度的审美诗性，是2018年散文的一大

特色。以往无文学性的散文多，即使有

文学性、诗意和美感也多是小情调的。

2018年，诗意浓郁、灵性挥发、优雅美

妙的散文进入深度书写，像彭程《心的

方向，无穷无尽》、胡竹峰《墨书》、徐风

《手感的沧桑》、辛茜《风马风马》等都

是如此。其中，北乔《坚硬里的柔软》是

一篇力作，它用诗意拨动心弦，进行了

形而上的哲思。

2018年散文也有不足：难以更好

地反映时代的重要命题，尤其不能把

握转型期深刻的历史文化变动；一般

性、不走心的作品，碎片化、过于随意、

缺乏提升者仍不在少数。

刚刚翻过去的2018年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从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角

度看，说够成绩不易，说透问题更难。篇幅所限，我只能说翻译依旧减量，研究

持续上升。

翻译减量当然主要指数量。我们不太可能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

“追风”和饕餮般地吸收了。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文学生态趋于理性和正常。

我们不再仰视洋人，我们在翻译和引进外国文学时开始变得越来越心平气和、

沉着冷静。当然，这其中有资本、市场（版税）等方面的原因，而文学翻译迄今

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像也不

能像美国那么傲慢和自以为是。就文学翻译而言，中国对美国的逆差可是大

了去了。正因为有美国这面镜子（美国每年的文学翻译少之又少），我们也更

应该继续保持足够的量，以便使文坛既沐春风，亦见霜雪。再则，这也是构建

同心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毕竟文学是体察世道人心的最佳途

径。2018年，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短篇小说全集和塞林格作品集等都有不俗

的反响，另有一些旧作新译如马尔克斯及黑塞的中短篇小说也依然招人青

睐。令人欣喜的是，东欧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文学翻译也占了相当的份

额。除了几家翻译大社，其他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品种。至于村上春树的《刺

杀骑士团长》，对很多“村迷”来说肯定是顿大餐，尽管它令人咋舌的版税着实

令我捏一大把汗。

相对于文学翻译的减量，外国文学研究就显得益发繁荣昌盛了。除每年

有一些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结项成书，各色核心期刊都满负荷运行。

它们承载的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心血，但就目的物而言，却主要是欧美和

广义的西方文学。同时，基于文化自信，不少同行开始摒弃“拔起萝卜不带泥”

的“唯文本论”。如是，社会历史批评和跨文化研究将渐成气候。

2018，在网络文学20年的节点上，我

们看到了它的繁荣、自信，也感觉到它对于

未来发展的探索、思考，恰如一名年满20

岁的青年的神情。2018年在网络文学场

域中的阐述不仅于此。改革开放40年的

宏伟变迁与中国网络文学20年联系起来，

成为这一年网络文学各种现场和相关人士

思考、表达的一个重中之重。

在我看来，这不但说明着网络文学这样

一种汉语写作现象的“奇迹”诞生于什么样

的时代环境，与40年尤其是最近20年的改

革开放步伐有哪些相同的基因，还深层次地

指出创作与文化土壤、文化阶段、文化选择

的深刻关系，警示我们文学创作不是孤立垂

直的大厦高峰，而是与历史、传统、生活、人

民群众心理和诉求等皆具总体性关联的山

脉长河，艺术的超越同样必须基于对时代生

活变量的消化和回应。没有改革开放，就没

有中国网络文学。只有改革开放再出发，即

作家的创作生命与国家民族的梦想相携行，

才是网络文学百花齐放，在使命责任和思想

解放中生发一批精品的条件。

2018年的网络文学中，现实题材的创

作无疑加大了权重，这也与主流社会的提

倡有关。齐橙的《大国重工》，郭羽、刘波的

《网络英雄传Ⅱ：引力场》，何常在的《浩

荡》，小桥老树的《奋斗者：侯沧海商路笔

记》，牛凳的《春雷1979》，以及蒋离子的

《糖婚》《老妈有喜》等，都从改革开放、社会

发展、人生问题等立意着笔，将人物故事和

价值重建有机结合。加之根据阿耐原著网

络小说《大江东去》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

河》在年底的热播热议，形成了网文写作和

影视改编的新潮流、新趋势。

此外，由于2018下半年影视和文化资

本领域的策略变化，对网络文学IP市场事

实上构成了较大影响，同样说明了网络文

学是市场属性极高的写作，上下游的产业

发展都将波及和改变它的动向。网文界也

在观望并期待2019年的景气度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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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20岁青年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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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常盘点，把酒话桑麻。2018年，报告文学创作成绩持

续向好，令人欣慰。作家坚持既定的目标方向不动摇，走向现实

生活前沿的热情依然高涨，客观的观察思考和建设性的社会态

度表现突出，作品的时代特点与影响力不断加强。何建明报告

黄大发为摆脱贫困带领村民坚韧不拔修“天渠”的《山神》、宏阔

视野下书写上海浦东开发的《浦东史诗》，朱晓军、杨丽萍叙述北

大荒留守知青生活及命运经历的《大国粮仓》，长江报告港珠澳

大桥建设伟业的《天开海岳》，徐剑“史志”式书写火箭兵成军历

史道路的《大国重器》，张雅文呐喊拯救青少年犯罪灾难的《妈

妈，快拉我一把》，刘国强真实动情书写科学家黄大年动人事迹

的《祖国至上》，冯小军、尧山壁书写塞罕坝封沙植绿坚定意志及

艰难行为的《绿色奇迹塞罕坝》，简平描绘浙江乡村创新个性民

主方式的《权力清单》，罗胸怀关怀悲悯英雄身后事的《山河在

上》，孙翠翠关注东北社会变革中乡村人们命运起伏的《最后的

龙爪沟》，吴虹霞关注社会养老问题的《当你老了》，以及李迪的

《英雄时代》、唐明华的《大风歌》、张向持的《根基》等作品，都是

富有题材吸引力和独特思想情感、有时代气息与烟火氛围的作

品。这些报告文学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一贯的社会参与态度和

担当责任精神，努力“经世致用”，在投入现实社会生活的过程中

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报告文学的质感与文化功能。报告文学以

几十年不变的方向坚持与深入务实行动，以在建设中推进社会

文明发展的积极态度，日益显示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力量和文体

潜力，前景令人鼓舞，令人期待。


